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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眼手表：!时 ""分。突发的情
况令刘声涛和我心急如焚，好不容易到手的
鸽子莫非就这样让它飞了不成？刘声涛迅速
将这一情况向王队汇报。很快我们便收到了
王队下达的命令：“敌强我弱，恐寡不敌众，
现决定放走他们。”

我和刘声涛面面相觑，刚才还暗
自惊喜的我俩，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搅晕了头。恰在这时，我耳边又传来
了粗嗓门男人的声音：“弟兄们，撤。”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咳嗽声一哄而
起，这支荷枪实弹的队伍开始撤离，
已将枪口瞄准了即将撤离的贩毒团
伙的我和刘声涛，却不能扣动扳机，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渐渐在我们的视
野里消失……

刘声涛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理解他，这么大规模的贩毒团伙，
自从干禁毒警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
上，本是我们大显身手之时，谁知竟
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撤回的途中，我和刘声涛同病相
怜，一路上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为
此，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当我们赶
到勐龙坝与王队会合时，刘声涛见面
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王
队的回答令我和刘声涛解开了谜团。原来王
队将我和刘声涛以及另外两组人员的工作部
署之后，便带人赶到勐龙坝，开车从国界到勐
龙的公路上暗中盘查，侦查这批毒品在国内
是否有接应车辆？晚上 #$点多钟，他们发现
有两辆面包车不停地在这条线上往返地跑
着，奇怪的是这两辆车即不拉人也不载货。王
队分析，这两辆车来回放空，形迹可疑。其目
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毒贩们为了防范，进行反
侦查，扰乱我们的视线。王队说：这两辆车可
能就是在我国境内接应这批货的毒贩。于是，
这两辆车纳入了王队的视线。经过分析判断，
境外毒贩取消此次行动的原因，极有可能是
原来他们定的接货时间为 #!点，可是昨晚的
大雨令武装贩毒团伙晚到了两个多小时。为
此接货方担心送货方路上出了问题不敢接
货，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
“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一起大案，为何不

让我们动手？”刘声涛问道。“还是信息上那

句话：敌众我寡，我不想看着你俩白白地去送
命。”王队说道。刘声涛有些沮丧地问王队：
“下一步怎么办%”“既然狐狸的尾巴已露出
来，相信狩猎人总有一天会得到心爱的猎物。
这起案子，目前我们要做的是等待时机来
临。”王队笑着拍拍刘声涛的肩膀，看了我一
眼说道。他充满了自信。既已这样，也只能如

此了。
由于“&·#'”案中的毒犯半途撤

走，全线中断，我和刘声涛从山里撤
了回来。之后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
寻找此案的新线索，可是，却始终没
有找到。为此，局领导和我们支队的队
员们个个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这天凌晨 "时 !$分，手机响起，

因为眼睛模糊，看不清是谁的电话号
码，按一下绿色接听键，电话里传来
了刘声涛急促的声音：“有情况，马上
起床，跟我去一趟边境……”

莫非刘声涛有此案的最新线
索？我一边琢磨着，一边加快了脚步。
刘声涛早已在越野车上等候着我。
越野车在漆黑的夜幕下飞快地

穿过市区向郊外驰去。不知何时，银
白色的月亮从云层中爬了出来，悄
悄地将柔和的光撒在了森林里。

“我们这是到哪里？是不是‘&·#'’案有
新线索了？”我问刘声涛。“我刚接到内线举
报，前边的箐沟村经常有几个神秘女子从此
经过。她们每次经过时不走公路，却总是绕
道走山路。我感觉这里头一定有问题。想查一
查。不一定与‘&·#'’案有关。”“哦，原来如
此。莫非那批毒品就从此蒸发了？”我说了一
句。“‘&·#'’案迟迟没有线索，我们不能守株
待兔，只有做到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才有希
望截住那批毒品。”他边说边将车停靠在山
坡上，用手指着正对面山下的一条小路说道：
“看见了吗？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些神秘女
人经常出入这条小路。”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透过暮霭，只见一条

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直连到密林深处。我
从车上跳下来，跟随刘声涛下了山坡，向那条
陡峭的山径快速走去。小径在我的脚下蜿蜒
曲折，在森林里延伸着，看不到尽头。这时，
一个身着花衣服扭动着身躯的女人，在森林
中晃动了一下很快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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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碰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随时请教她

#()!年歇夏时，剧团里有一位类似总务
职位的人叫王惠章，他把团里的二三肩演员
以及我们这些小学员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临
时的演出班子去杭州、嘉兴以及上海郊县的
剧场演出。这是我头一回出去“跑码头”，可以
说是我“单飞”前的第一次“试飞”。在这个班
子里，我是二肩花旦，头肩花旦凌喜娟，小生
筱素娥，老生筱湘麟。
初次离开老师，生活和演出上碰到的问

题都要靠自己来解决。第一站在嘉兴的寄园
剧场，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住在简陋的后台，
生活上诸多不便，因为在上海时，我习惯了跟
着老师有单独的化妆间。但这些小麻烦和我
们终于有机会独当一面的喜悦和兴奋相比，
实在算不得什么。二肩旦意味着第二女主角，
我平日的勤学苦练终于有了一次全面“实战”
检验的机会。

在“寄园”的打炮戏是《盘夫索夫》，我演
赵婉贞。戏是熟戏，赵婉贞的戏份也不重，照
理是不难演的，但此时我却发现了一个新问
题。我平日学戏时，包括看其他老师的演出，
通常只注重头牌角色的台词和表演，而对配
角的戏不怎么留心，看的时候也只是粗略带
过。如今到了真正要上台演的时候，才发现很
多具体的地方似懂非懂，印象模糊。

随团学员和科班学戏有很大的差别，随
团学员什么行当都要学都要会，从龙套到主
角，靠勤奋看机遇，是一个自下而上，优胜劣
汰的成长过程。在科班学戏，往往一开始便由
老师根据学员的天赋、资质分派行当：生旦净
末丑，分派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有的幸运儿
一辈子没有演过配角，出科便唱主角。应该
说，这两种学制各有长处，通过这次舞台实
践，我发现了自己学戏的“盲点”，于是赶紧及
时“补课”。
幸好凌喜娟在剧团时就是二肩旦，我碰

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随时请教她，她也毫无
保留地热心教我，在细节上一一指点。比如赵

婉贞去严府拜寿经过花园时，
要用到哪些赋子；严兰贞前来
索夫，哪些时候婉贞不便直言，
应由丫鬟玲珠出面解释等。
回头去看，这段从六肩旦

龙套一步步唱到头肩旦的学习
经历，既锻炼了我塑造不同身

份、性格人物的能力，更培养了我在舞台上的
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等到自己演上主角之
后，我也习惯于拿到剧本，先整体通读几遍。
最好要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口气把剧本读完，
有条件连看几遍，把最能感动自己的地方抓
住，而不是只看自己角色的戏，只读自己的台
词。排戏的时候，不仅关心自己的表演，也注
意给配角演员留出足够的空间。戏剧是一门
整体的艺术，只有每个在舞台上的演员，都能
充分展示他们的光彩，这个戏才是真正成功
的作品。

在“寄园”，首先获得观众肯定的是我在
《沉香扇》中扮演的丫鬟兰香。那天演完戏，
王惠章的妻子乐滋滋地跑来告诉我，刚才在
观众席里听见大家都在说，“演兰香的小姑
娘勿错，蛮活泼可爱的。”我听了也很高兴，
但心里明白，这并不全是我的成绩。《沉香
扇》是姚水娟老师的拿手戏，她戏路宽广，善
于独辟蹊径挖掘戏份，一人兼演两角，前半
场演丫鬟兰香，后半场演小姐蔡兰英。我在
“偷师”时，把这两个角色一并学了去，这回
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演兰香这个人物时，重
点是表现出她与小姐之间情同手足的主仆关
系，表演上可以略微夸张一些，显示她机敏、
热心的性格特征。比如小姐和书童蔡安（徐文
秀）在书楼相会，此时小姐的哥哥忽然上楼
来，她“啊呀”一声，顿足搓手，围着小姐急得
团团转，本来替小姐打着扇子，情急之下，倒
给自己先扇了起来。
二肩旦的角色范围比较宽，除了丫鬟之

外，还要演一些正旦角色，如《碧玉簪》中的李
夫人、《玉蜻蜓》中的张氏大娘等。碰到这类角
色，我演起来就比较吃力，我那时才十六岁，
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身形又单薄，宽大的戏
服穿着直晃荡，根本撑不起来。大姐们笑我，
活像是小孩子偷穿了大人的衣服。上台前，凌
喜娟大姐关照我，扮演中年女性，你得把步子
迈大一点，嗓音压低一点，动作放慢一点，抓
住这几点，基本就能过关了。


